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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日本的民族宗教神道教作为日本文化的核心，仍然深刻地影响着现代日本的社会生活。而神社和祭

祀仪式作为神道的载体，在当今社会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依旧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通过分析日本地方神社的社

会文化功能，研究普通的日本民众是怎样以神社为中心来开展社会文化生活，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真实地理解

邻国日本。分别从社会控制、群体整合、文化传承和精神需求四个维度对神社的社会文化功能进行分析，可以得出

结论：在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的层面，日本的神社界自上而下形成了一张空间的“有形的网”。在文化认同和个人

精神的层面，日本以神社为中心形成了一张精神的“无形的网”。“有形的网”和“无形的网”交互作用，确保了神道

思想的文化核心地位。靖国神社是一所供奉着包括 １４名甲级战犯在内的为天皇战死的军人的特殊神社，日本的

右翼势力企图利用其来复活国家神道的政治野心，是我们必须时刻警惕的。但我们不能因为靖国神社的特殊性而

忽视其他普通神社在日本人的个人和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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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道教简称神道，是日本的传统民族宗教，已有
两千余年的历史。神道是崇拜自然界“八百万神”

的多神教，它起源于原始的自然精灵崇拜和祖先崇

拜。现代神道可分为皇室神道、神社神道、民俗神道

和教派神道，本文主要研究的是神社神道。

关于神道，中国普通百姓恐怕了解得并不多，关

于神社，大多数中国人都只知道“靖国神社”，因为

它承载了中日两国太多的民族情绪。当我们亲临日

本，就会发现除了靖国神社之外，那里还遍布着大大

小小的各种神社。这些神社和靖国神社有什么不

同？它们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

角色？日本人又是如何以神社为中心来开展社会文

化生活的？笔者对日本的普通神社展开研究，旨在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分析日本地方神社的社会文

化功能，进而探讨神社是如何影响日本人的个人生

活和社会生活的。

一、关于神道的研究

日本的神道研究始于明治时期，研究范畴涉及

神道考古学、神道史学、神道民俗学、神道宗教学等

领域，涌现出一大批知名学者。他们沿着神道发展

衍变的轨迹，从不同层面和视角来把握关于神道的

种种文化现象，奠定了神道研究的基础。日本历史

学家津田左右吉在其经典著作《日本的神道》中专

门针对“神道”一词的意义和中国思想对于日本神

道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
［１］
。日本学者石田一良

在评论神道的特性时，把神道比喻为“频繁换装的

偶人”，强调了神道在与外来宗教文化互动中的主

体地位，突出了神道强大的接纳能力
［２］
。日本民俗

学创始人柳田国男在其研究中最重视氏神信仰问

题，他认为氏神信仰构成了日本人的宗教意识的最

基本形态，与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有着深层的

关系
［３］１０
。而以丸山真男为首的一些日本学者则认

为氏神信仰与国家神道有直接关系，是构成近代天

皇制的最基本要素
［３］１１
。

由于神道在近代曾被日本军国主义所利用，所

以中国的神道研究起步比较晚。中国实行改革开放

后，开始出现了一批神道研究方面的成果。其中比

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没有经卷的宗教：日本神道》

和《宗教体制与日本的近现代化》。前者主要从神

道的起源、流派、特质、神社、祭祀等方面综合介绍了

日本神道的历史、现在与未来
［４］
。后者对明治维新

以后日本以神道教为国教的宗教体制进行了系统详

细的论述
［５］
。此外，《神道与日本文化》一书收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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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神道与日本文化”国际学术研究会的 ２２篇
论文，探讨了神道与日本文化的一些基本问题

［６］
。

回顾中日两国学者关于神道的研究成果，可见

其研究的视点主要集中在神道史、神道的思想特质、

国家神道等问题上，关于神道教功能的研究则比较

少见。牛建科在《神道教功能试论》一文中概述了

中日学者在为神道教进行文化功能定位时的两种代

表性观点
［７］
。其中的主流观点是日本文化神道决

定论。另一种观点则否定了日本文化核心的存在。

笔者倾向于前一种观点，并认为作为神道载体的神

社和祭祀仪式在日本人的个人和社会生活中具有独

特的价值和意义。我国学者对神社的研究多聚焦在

靖国神社和在华神社的侵略性等问题上，而比较忽

视研究其他的众多神社。

二、作为神道载体的神社和祭祀仪式

日本学者土歧昌训在《神社与社会》一书中写

道：“神社既是神道的核心，又是神道的基础。神道

的古典形式是神祗祭祀，而祭祀场所就是神宫或神

社。”
［４］９７
目前日本约有八万座大大小小的神社，均

匀分布在全国的大街小巷，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神社的原初形态是神篱与磐境，神篱是用常青树围

成的祭神场所，磐境是用天然的大岩石垒成的祭祀

场所，后来才开始建造非常考究的社殿。神社的主

体建筑有“鸟居”（牌坊）、正殿、拜殿、宝物殿等。正

殿里面供奉着神体，一般是不能进入的，参拜的人只

能在正殿前面的拜殿里朝着正殿而拜。宝物殿里收

藏着很多珍贵的文物。神社的建筑庄严古朴，油漆

色彩多用鲜艳明亮的橘黄色，给人以隆重华丽的感

觉。神社占有的土地称为“社地”，出于对“镇守之

森”和“神体山”的敬畏，社地保留了较为原始的生

态，体现了神、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关系。祭祀仪式

是神社神道的核心内容，它是在与神相关的活动中

被制度化了的宗教的行为体系，主要包括祈愿仪式、

通过仪式、年中行事、地方性节日等。

１．祈愿仪式
每逢新年和重要祭祀日，日本人都会去神社参

拜，祈求神灵保佑。跨进“鸟居”意味着从凡界进入

神域，须轻轻致礼，然后在“手水舍”洗手和漱口，以

洗净身外体内的污秽。来到神前要献上香资，接着

行“二拜二拍手再一拜”之礼，通过清静身心，呼唤

神灵、诉说愿望、祈求神意、获得神力等步骤来实践

信仰。参拜完神社后，人们会在神社求护身符，把它

作为“随身携带的神”，祈求除病消灾、交通安全、学

业有成、生意兴隆等。

除了去神社参拜，日本人有在家庭设神龛祭神

的习惯，一家人通过日常的尊神敬祖，随时祷告，祈

求得到诸神和祖先的保佑。家庭祭祀用的神龛，通

常仿照神社的形状。神龛还围有用“稻魂”的稻草

搓成的“注连绳”，象征着神圣之场。“注连绳”上挂

有“丝“字形的白“纸垂”，用于祓除邪气。神龛前供

奉的神馔一般有大米以及用于“躒祓”污秽的盐和

水等食物，现在有些人也供奉就职后首次领到的工

资，经过努力取得的毕业证书、汽车驾驶证等，以示

对神灵的谢意。

日本的各行各业都会祭祀保佑自己行业的主

神。如农业和工商业信奉宇迦之御魂神，医药业信

奉神农和少彦名神，教师和学生信奉学问神菅原道

真等。日本很多名企都有自己的神社，参拜神社和

参加祭祀仪式成为一种独特的企业文化。比如日立

制作所日立工厂信仰熊野神社，马自达汽车公司信

仰伏见稻荷神社，东芝公司信仰出云神社等。就连

航空、船舶、核电等高科技领域，日本人也依然保持

着参拜神社、敬神祈愿的仪式。据说每次火箭发射

时，日本的航天人员都会到神社去祈愿。
［８］

２．通过仪式
通过仪式又称人生仪式，是指每一个人在一生

中向下一个阶段移动之时所举行的仪式。日本人的

通过仪式具体包括出生、七五三、成人仪式、婚礼、灾

龄、喜寿、葬礼等。为预祝出生，妊娠期间第五个月

的戌日要举行腹带庆典。在新生儿出生后的第七天

要举行生育神的祭礼，为新生儿取名。男孩出生后

第３２天，女孩出生后第３３天，便要由老人或父母带
往神社举行“初拜神宫”仪式，以获得本地氏神的承

认而成为氏子。

为了祈求氏神保佑孩子们健康成长，日本人会

在５月５日为男孩庆祝端午节，在 ３月 ３日为女孩
庆祝女儿节，还会在１１月１５日举行七五三仪式，让
三岁、五岁的男孩和三岁、七岁的女孩盛装跟着父母

去神社参拜。凡年满 ２０岁的男女青年在成人节这
天要身穿传统服装参加官方或民间团体为他们举办

的成人仪式，内容包括年轻人宣誓、长者祝贺和参拜

神社以及参加各种传统的文娱活动等。

日式婚礼是在神社举行的“神前式”婚礼。新

娘身穿象征着纯洁无瑕的白色和式礼服“白无垢”，

头戴白色锦帽，新郎穿着附有家纹的黑色和服在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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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的神灵前许下结婚誓言，正式结为夫妻，整个仪式

过程相当庄严肃穆。遇灾龄之年（男性 ４２岁、女性
３３岁），日本人会通过做法事、施人食物与之共食等
方法来消灾。在还历（６０岁）、古稀（７０岁）这样的
年龄，他们常会举行庆贺长寿的仪式。

３．年中行事
日本人一年的生活，基本上是按照标有年、月、

日的吉凶、节气的历法来进行的。日历上一般都标

有每年某月某日所举行的惯例性活动，这种在一年

之中固定的祭日里举行的活动称为“年中行事”。

日本主要的年中行事有：正月（１月１日）、小正月（１
月１５日）、女儿节（３月 ３日）、彼岸节（３月和 ９月
的２３日前后）、卯月八日（４月 ８日）、春播活动（４
月至５月）、端午节（５月５日）、七夕（７月 ７日）、盂
兰盆会（７月１５日）、赏月（阴历８月１５日）、七五三
（１１月１５日）等。

从年中行事的种类来看，一年中的众多活动可

以分为祖先祭祀、农耕礼仪和消灾除厄礼仪。祖先

祭祀以正月和盂兰盆会为代表。农耕礼仪有小正月

的预祝庆典、卯月八日、春播活动等。消灾除厄礼仪

包括女儿节、端午节、七夕等。在以种植水稻为主的

农村中，人们从预祝庆典的小正月开始，在播种、插

秧、成熟、收获的不同时节举行祭祀活动，最后举行

共食新谷的仪式。与此相对，现代都市几乎看不到

水稻生产，随着产业化的发展，春秋的年中行事被企

业组织的活动所代替，比如春天的入社仪式和秋天

的运动会等。

４．地方性节日
除了全国性的年中行事，日本各县（相当于我

国的省）都会定期举行丰富多彩的地方性节日。这

些节日一般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节日具有季节性。日本属于稻作文化，人

们为了向神灵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而在每年固

定的时间举行一些祭祀活动，这些时间往往和农耕

的节气相对应。关于四季的祭祀活动，柳田国男作

了如下阐述：“春祭是迎接山神降临的祭祀活动，秋

祭则是向山神供奉新谷以示感谢、并为山神送行的

祭祀活动。而６月的夏祭和１２月的冬祭，是盂兰盆
会和正月之前的消灾活动，尤其在城市里，它们是以

去除厄运为目的的祭祀活动。”
［９］

第二，节日富有地方特色。比如位于九州的熊

本县因为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复式火山“阿苏

山”，所以自古以来每年县内各地都会举行各种与

“火”有关的祭祀活动。为了振兴当地的旅游事业，

熊本县于１９８４年发起了“争做日本第一”的旅游振
兴运动，在传统乡土祭祀活动的基础上，新增加了

“阿苏火文字烧”等现代庆典活动项目
［１０］
。

第三，社区自治组织“町内会”参与组织祭祀活

动。町内会和神社的关联始于１９０６年的“神社合祀
运动”。实行“一村一社”制度后，神社在具备宗教

性的同时更带有明显的行政色彩。由于很多神社日

常是没有神官的，这种情况下便由町内会负责组织

实施祭祀活动。除了举行祭祀仪式，还能展示各项

传统艺术活动，比如神乐歌舞表演等。从某种意义

上来说，神社的祭祀活动不像是宗教仪式，更像是以

神社为舞台，以祭祀为媒介所开展的社区活动
［１１］
。

三、神社的社会文化功能

从上述的现实生活情况来看，日本人的个人生

活和社会生活都和神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

世世代代通过各种仪式虔诚地祭神，祈祷神灵护佑，

使生命繁衍、生产丰收、经济繁荣。为了深入分析神

社的社会文化功能，以下将从社会控制、群体整合、

文化传承、精神需求四个维度逐一进行阐述。

１．社会控制
美国社会学家 Ｅ．Ａ．罗斯在 １９０１年出版的《社

会控制》一书中首次从社会学意义上使用社会控制

一词。社会控制是指社会组织利用社会规范对其成

员的社会行为实施约束的过程。宗教在社会控制体

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它因使人类的生活和行为神

圣化，于是变成最强有力的一种社会控制。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自然村落基本上是围绕

当地的神社形成的，每一自然村有一座神社。１８７１
年，明治政府按照中央集权制的方式，将全国的神社

分为官社（官币社、国币社）、府县社、乡社、村社和

无格社五个等级。１９０６年，明治政府发动“神社合
祀运动”，实行“一村一社”制度，规定每一行政村有

一座神社。这样一来，神社同国家行政体系结合得

十分紧密。明治政府利用神社的广泛民众性、鲜明

民族性和与皇室的紧密关联逐步确立起国家神道体

制。可以说，国家神道是将天皇制国家的意识形态

嫁接到崇敬神灵这一传统信仰上的政治性产物。

战后随着国家神道体制的崩溃和政教分离体制

的确立，神社神道界面临社会地位跌落和经济基础

弱化的巨大冲击。１９４６年神社本厅的成立是神社
神道进行体制改革的重要标志。１９５２年，神社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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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文部省管辖的宗教法人，是统管全国神社的中

心机构。据 ２０００年日本《宗教年鉴》统计，神社本
厅所辖的神社占总数的 ９７％。作为神社本厅的下
级机构，４６个都道府县还分别设有神社厅来负责管
理地方神社。

１９９６年，神社本厅制定了长远规划。内容包括
三大要点：一是培养崇敬神明、尊重皇室、感谢靖国

英灵的观念，并以此作为振兴国民精神的基点。二

是复兴神社祭祀，通过基于神社传统的多种活动，强

化氏子意识，促进地区神社的安定与发展。三是发

挥神社乃日本传统文化之凝聚点的特质，培养乡土

情与爱国心，加强国际理解与交流，并把敬神尊皇、

注重祭祀称作是“不可动摇、万古不易的神道传

统”。
［５］２０２

从中可以看出护持皇室、复活尊皇的观念，

吹捧靖国神社的祭灵是神社本厅奉行的方针。因

此，神社本厅实际上是一个带有右翼色彩的组织。

由于神社本厅是宗教法人，参与政治活动受到限制，

于是在１９６９年成立了神道界最大的政治性组织“神
道政治联盟”（简称神政联）。神政联是一个右翼性

政治组织，而神社本厅和它之间的“提携式伙伴关

系”反证了神社本厅的政治色彩。可见，日本在战

后尽管实行政教分离政策，但神道和政治仍然藕断

丝连。神社本厅和神政联共同致力于推进“实现靖

国神社国有化”运动，暴露了右翼势力企图利用靖

国神社来复活国家神道的野心。

由带有右翼色彩的“神社本厅”来管辖全国 ４６
个“神社厅”和占总数９７％的神社，再加上日本至今
仍保留着神社的社格等级称谓，从而证明了神社与

国家行政体系依旧存在着某种关联。１９９６年纪念
神社本厅创建５０周年的庆典大会上，神社本厅重申
了神社对发扬光大民族传统和维护社会安定的不可

或缺的作用，称“唯有神道信仰才能解决现代社会

的混迷世相”。
［５］２０２

神社本厅强调要整顿充实神社的

宗教功能，而神社的祭祀活动有很大一部分是由社

区自治组织“町内会”来负责组织实施，町内会与神

社结为一体，所以神社本厅对众神社的统领，客观上

也实现了政府对社区居民的一种社会管理和精神控

制。可以说日本的神社界自上而下形成了一个由

“神社本厅—神社厅—神社—社区—家庭—个人”

构成的有机组织体系，这一体系建筑起日本社会的

基本框架，对于维护社会秩序和传承神道文化具有

根本的意义。

２．群体整合
宗教的整合功能是通过共同的宗教信仰以及在

这个基础上产生的共同的宗教感情和强烈的认同意

识，从而使个人、群体和各种社会集团凝聚为一个统

一的整体，并且促进其内部的团结。

神社本厅主张以神道精神作为振兴国民精神的

基点，神政联提出以神道精神确立日本国的国政基

础。在神社神道界这两大组织的带领和推动下，在

町内会参与组织神社祭祀活动的过程中，日本的神

道文化传统不断发扬光大，并在国民的心中建立起

一种文化的认同感和皈依感。

神社的祭祀从其性质上来说是一种宗教活动，

但是实际运营主体很多却是地区的町内会组织。町

内会与祭祀活动的关联主要有三种形式：其一，“规

模较小，集中于一个村落。参加者主要是本地区和

周围的居民”。其二，“规模较大，往往以市为单位。

参加者动辄上万，由市内关联的町内会联合会出面

进行组织”。其三，“规模宏大，吸引来自全国的参

加者”。
［６］３３３－３３４

各个家庭、各个社区乃至各个地区的

人们通过神社这个共同的“舞台”聚集到一起，加强

了彼此之间的横向联系，使当地居民进一步强化了

氏神信仰和对地域文化的认同，也使各地区的人们

进一步加深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

赤池宪昭指出：“祭祀与町内会有着两重关系：

一方面祭祀是维持町内日常秩序（阶层制度）的媒

介，另一方面也通过破坏町内既有的秩序而使祭祀

活动得到了成立。”
［１２］
参加祭祀活动的个人和群体，

代表了各自不同的利益需求，他们在组织协调祭祀

活动的过程中可以比较有效地反映出自己的声音。

个人或群体间存在的矛盾，通过祭祀活动可以得到

调整，从而促进相互间的团结。也许正是在这样的

调节过程中，才使原本传统的文化既能保持基本的

状态，又能不断地延续至今。

可见，祭祀成为集团凝聚的中心，祭祀活动的开

展扩大了地区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沟通，加

强了社会的统一性和人际的连带感，形成了一个以

神社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正如刘立善在《没有

经卷的宗教：日本神道》中指出的那样：“日本无论

发生任何政治变革，只要能维持自古及今一脉相承

的祭祀，日本民族便不会失去统一。”
［４］１２８

３．文化传承
宗教既是一种特定形态的思想信仰，同时又是

人类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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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社作为历史的遗存，蕴含着多种文化因素，传递出

不同时代的不同生活气息。在漫长的发展衍变过程

中，神社神道积累了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

文化遗产，共同奠定了日本的文化传统，树立了日本

国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首先，日本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举行全国性年

中行事和地方性节日的传统，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

的需要不断创造出新的节日形式。这些祭祀活动的

开展既传承了日本文化的精髓，又刺激了地方经济

的发展，同时也加强了地区的交流和社区的团结。

祭祀的底层贯穿着始终不变的主体结构是以伊势神

宫和京都一带名社大社所固守的大型传统祭祀（古

传祭祀），而各地祭祀氏神的中小神社所保存的是

地方性传统祭祀（诸社祭祀），二者存在交流和互补

的关系，共同构成了日本的祭祀传统
［４］１２８

。

其次，随着时代的变迁，神社形成了各具特色的

建筑式样即“造式”。在整个神社建筑群中，最具古

典艺术之美的要属伊势神宫。神宫由内宫和外宫两

大部分组成。正殿居内宫中心，是日本古建筑格式

之一的“神明造”的典型例子。可以说伊势神宫最

完整地表现了古代和式建筑的调和、简素和非对称

性的三个基本元素，充分表达了日本人所推崇的原

始、自然、古朴的审美意识和情趣。此外，神社一般

都藏有大量的珍贵文物，建有自己的“宝物馆”或

“博物馆”。譬如太宰府天满宫的古文书计 ７５卷 ２５
册，是了解天满宫历史和当时政治、民俗的重要史

料，也是国家指定的重要文化遗产。

再次，神社祭祀中的艺术性活动是神事中不可

或缺的重要项目。神乐是在乐器伴奏下于神前表演

的歌舞，作为民间艺术的一只奇葩，很多神乐被指定

为国家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雅乐、能乐、人偶净琉

璃、歌舞伎堪称日本四大古典艺术，而神社成为保留

和传播这些传统艺术的很好载体。相传能乐的舞台

就起源于神社的拜殿。被称为日本国粹的歌舞伎最

早作为一种剧目正式上演也是在神社。

最后，战后神社界一直在积极致力于研究和弘

扬神道文化，成为传承神道文化的助推力。战前神

社涉足神道研究的比较少，战后很多神社开始组建

自己的学术团体，开展各具特色的学术活动。“神

道史学会”成立于 １９５３年，发行机关刊物《神道史
研究》。“神道学会”于１９５４年成立，发行机关刊物
《神道学》。１９９５年成立的神道国际会，以“向海外
传播日本文化之精髓———神道”为宗旨，并于 １９９６

年采用先进快捷的信息网络来弘扬神道文化。在这

些学术团体的努力下，日本的神道文化不仅在国内

不断得到继承和发展，而且逐步向世界扩大着它的

影响力。

４．精神需求
布朗在提到仪式的社会功能时曾指出：“无论

宗教在哪里，它只是人们对自身以外力量的一种依

赖感的不同体现，我们称这种力量为精神或道德

力量。”
［１３］

大凡人们都有趋福辟邪的美好愿望，日本人也

一样。他们会在特定的节日和人生的特殊时刻，带

着希望或感谢，参拜神社、求签、求护身符。尽管日

本的名企已经进入了世界领先的高科技时代，在追

求现实利益的生活中，他们依旧向神灵祈愿事业的

成功，可以说崇敬神灵、祈求神力保佑已经成为他们

不可缺少的精神力量。或许神灵根本就不存在，但

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它作为一种心灵和精神寄托的

圣地将会被永久保存。

此外，参加神圣的祭祀活动可以使人暂时脱离

凡庸的日常生活，给人一种原始的精神力量。据说

神社的节日又称“晴日”，意思是一扫平时工作与生

活的紧张、沉闷及苦恼，尽情享受轻松、快乐与酣畅。

日常生活中的参拜神社，圣俗是处于分离状态的，而

在神社的祭祀活动中，俗人与神灵才能达到同欢、融

合的境界。小口堀监修的《宗教学辞典》对神社祭

祀作出这样的评价：“神社祭礼能令人振奋，能增进

共同参与、相互体验的连带感和共属感，而这种感受

恰恰是日常生活所匮乏的”。
［５］２８

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现代社会，过度激烈的

竞争和过大的生活压力，往往使人变得浮躁和麻木，

无暇顾及自己的精神世界。人们往往迷失在现代文

明所带来的纷扰和凡庸之中，失去了原来的自己。

神道认为，按时举行祭祀，能借助原始状态的再现，

使个人、集团、共同体以及社会的生命不断返回文化

根源之中，体味民族的原始精神。参加祭祀活动是

回归自然本真，祓除浮躁麻木的绝好机会，因为它能

使人们感受到由“气”（日常生活）走向“晴”（非日

常生活）、由“俗”走向“圣”的宝贵瞬间，从而不断焕

发出新的活力
［４］１８８

。

四、结 语

以上分别从社会控制、群体整合、文化传承和精

神需求四个方面阐述了神社在个人和社会生活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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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的价值和意义。社会控制和群体整合可以说是

神社的社会功能，它们分别从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

两个层面来构建和维持稳定、团结的社会秩序。文

化传承作为神社的文化功能，对弘扬民族文化、建立

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具有重要的意义。而精神需求

则体现了神社的心理功能，它调节着个人的情感和

情绪的表达方式，从而规范了人们的社会行为，使得

一个有序的社会生活得以存续。

可见，遍布日本全国的神社对维持社会秩序、弘

扬民族文化和调节个体心理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

用。神社和祭祀仪式成为日本人的个人和社会生活

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信仰已经融入到日本的社会

结构和日本人的精神结构中。一方面，日本神社界

自上而下形成了一个由“神社本厅—神社厅—神

社—社区—家庭—个人”构成的纵向网络体系。另

一方面，祭祀活动的开展促进了人与人之间以及各

地区之间的相互交流，增强了社会的凝聚力和统一

性，形成了一个以神社为中心的横向网络体系。如

果说这两个体系共同作为一张空间意义上的“有形

的网”，那么人们在传承神道文化时所形成的文化

认同感和皈依感，以及人们试图从传统的祭祀仪式

中寻求一种原始的精神力量，就可以看做一张精神

思想的“无形的网”。“有形的网”和“无形的网”交

互作用，确保了神道思想的文化核心地位。

与一般的普通神社相比，靖国神社是一所供奉

着包括１４名甲级战犯在内的为天皇战死的军人的
特殊神社，我们必须时刻警惕日本的右翼势力企图

利用靖国神社来复活国家神道的政治野心。但同时

我们也不能因为靖国神社的特殊性而忽视其他普通

神社在日本人的个人和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价值和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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